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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  名武师之死

重寻碧落茫茫，料短发朝来定有霜。便人间天上，尘缘未断，春花秋月，触绪还伤！

欲结绸缪，翻惊摇落，两处鸳鸯各自凉！真无奈，把声声檐雨，谱出回肠。

——纳兰容若

一具桐棺，满堂吊客；缟衣如雪，素蜡摇红。哭声沉，纸灰起。号陶大
哭的是死者的稚儿，抽噎低泣的是年青的寡妇，唏嘘叹息的是吊客和死者的
弟子。灵堂上悲惨的气氛压得每一个人的心头都是如坠铅块。
死者姓杨名牧，是蓟州郡远近知名的武师。
本来生老病死，乃是人所必经，若然福寿全归，亲友也无须这样悲悼。
但这死者杨牧却没有经过“老”“病”两关，他是英年早调。突然间莫名其
妙就死掉的。他今年只有三十八岁，虽然只有三十八岁，但因他早已是成名
的武师，门下已经有了六位弟子。
大弟子闵成龙今年二十二岁，三年前出师，业已在北京著名的震远镖局
当了镖头。二弟子岳豪二十一岁，去年亦已满师，因他是富家之子，没有出
去找事，家中闲居，仍然经常来探望师父。三弟子方亮、四弟子范魁都是本
乡人氏。十七八岁年纪，因为住得不远，日间来师父家中就学，晚上回家住
宿。在杨牧家中往下来学武的只有五弟子宋鹏举和六弟子胡联奎，一个十五
岁，一个十四岁。那一晚杨牧突然暴毙，在场的弟子也就只是他们二人了。
杨牧无甚亲人，只有一个孀居的姐姐，嫁在三百里外的保定齐家，三弟
子方亮奉师母之命赶往保定报丧，尚未回来。
现在在灵堂上为杨牧披麻戴孝的亲人只有他的年青貌美的娇妻云紫萝，
和他的刚满七岁的独子杨华。
杨牧是个名武师，他的妻子却是个大家闺秀，弱质女流，据说丝毫不懂
武功的。八年前杨牧从江南游历归来，带回了他的新婚妻子。别人只知他的
妻子是苏州人，书香世家，至于他们是怎样结识的，杨牧从来没有说过，外
人也就不得而知了。两夫妻十分恩爱，八年来从没人见他们吵过嘴。蓟州位
于冀北，苏州地属江南，艳羡他们的人，都说这是“千里姻缘一线牵”。
谁想到天妒红颜，好姻缘霎时间成为泡影！如今是鸳鸯折翼，人隔幽冥！
云紫萝本来就是个娇怯怯的美人，穿了一身淡雅的素服更显得楚楚可怜。但
在她抚棺低泣的当儿，却有个人嘴角挂着一丝冷笑。
这个嘴角挂着冷笑的人是杨牧的二弟子岳豪，他用鄙夷的眼光看了师母
一眼。心里想道：“你这假情假义，瞒得了别人，可瞒不了我。”
但在这灵堂里的人，谁也没有注意到岳豪的冷笑。云紫萝知书识礼，对
人和蔼，相夫教子，且能恤老怜贫，乡人都很敬重她。也正因此，所以杨牧
虽然死得有点奇怪，大家都以为这是“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
无人对云紫萝有所怀疑。
云紫萝哭得这么伤心，每一个人都在为她难过。谁不同情她呢？岳豪的
冷笑，莫说没人注意，就是有人注意，也绝想不到他这冷笑是为师母而发。
忽听得有人叫道：“师父，师父！”一个浓眉大眼的青年跌跌撞撞地排
开众人，奔入灵堂。岳豪又惊又喜，叫道：“大师兄，你回来啦！”这人是
在北京震远镖局当镖头的杨门大弟子闵成龙。
闵成龙嘶哑着声音哭喊：“师父，我来迟了！师父呀师父，你为什么不
让我见一见就死了呢？”跪在灵前，手拍棺木，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



磕过了头，闵成龙站起身来，瞪着一双大眼睛问云紫萝道：“师娘，我
师父是得什么病死的？”
云紫萝花容惨白，抽噎说道：“我、我也不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大前
晚，他，他忽然说是心气痛，转眼间，他、他就手足冰冷，不会说话了。”
闵成龙道：“师父可留有什么遗嘱？”
云紫萝道：“没——没有。”
一个老者说道：“你的师父暴病身亡，哪有时间写下遗嘱？你歇一歇，
也让你的师娘歇歇吧。”言下之意，似乎有点怪责闵成龙不该在这个时候向
他师娘问话。
这个老者是杨牧的远房堂叔，他得过云紫萝的好处，特地来帮忙她料理
丧事的。
闵成龙当作不知，说道：“我是师父的大弟子，师门后事，怎样安排，
我焉能不问？”
杨大叔虽然不是武林中人，也懂得一些武林规矩，听他这么一说，立即
就知道他关心的是什么事了，当下说道：“你的师父虽然没有立下遗嘱，但
你既然是大弟子，顺理成章，这掌门弟子当然是非你莫属。你的几个师弟，
料想也不会有人和你争的。”按照武林规矩，掌门弟子，可以立长，亦可立
幼。但倘若大弟子并无失德之事，十居八九，都是立长。这差不多等于武林
中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过因为没有遗嘱，闵成龙自己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的。
他再三向师娘盘问，为的就是想师娘说出这一句话。如今这句话由他师父的
叔叔说出来，虽不如他所求的美满，也算得是名份确定了。
闵成龙给杨大叔说中心事，面上一红，连忙说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师父尚未安葬，哪里就谈得到立掌门一事？”
岳豪说道：“不，这也是一件紧要事情。俗语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家不
可一日无主，咱们的武林门派也是一样。师父是一派宗师，岂能无人承继？
大师哥，我们都愿意推戴你做掌门，这仪式待脱了孝服便当举行。从今以后，
我们视你就如同视师父一样。”
唯一可以和闵成龙争做掌门弟子的就是岳豪，岳豪肯这样低头服小，倒
是颇出闵成龙意料之外。听了岳豪这番说话，闵成龙真是有说不出的舒服，
却摇手道：“这事慢慢再谈，慢慢再谈。师父死了，我，我委实是心烦意乱，
也不知怎样做才好。”说到此处，停了一下，好像突然想起某一件事的神气，
说道：“啊，对了，师娘，还有一桩紧要的事情我要问你，师父的拳经剑谱
藏在哪里，这是千万不可失掉的，请你找出来交给我吧。”他向师娘索取拳
经剑谱，显然已是以掌门弟子自居。
云紫萝眉头一皱，好像是不耐烦闵成龙的啰唆也好像是心神不属的样子
说道：“我没有见过你师父的什么拳经剑谱，如果有的话，一定在你师父的
书房之中，你自己去搜查吧。”
闵成龙有点感到尴尬，师父的棺木还停在灵堂，自己就去搜查师父的遗
物，似乎有点说不过去。正自躇踌，岳豪说道：“事有缓急轻重，咱们做弟
子的固然应该守灵，但师父的拳经剑谱更是应该及早找出来的好。师父也是
想咱们替他光大门户的，万一失了，他在九泉之下，也是难以瞑目啊！”
过了大半个时辰，闵、岳二人方始出来，脸上都是一派狐疑的神气。闵
成龙道：“师娘，书房里没有找着。请问拳经剑谱哪里去了？”
云紫萝蹙眉说道：“你这么说倒好像是我吞没了。你们也知道的，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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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武功，要来何用？”
岳豪说道：“师娘多疑了，我相信大师哥绝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想麻烦
师娘给他找找。”闵成龙连忙点头，说道：“对，对。我正是这个意思。”
云紫萝没有答话，泪珠儿却从眼角滴下来了。杨大叔说道：“现在正要
出殡，阴阳师选定了这个时辰的，让你师娘葬了你的师父，明天再给你们找
吧。今晚我们也还在这里陪你师娘的，料想不至于就有人把它偷走。你们不
放心，今晚也可以在这儿呀。”
闵成龙面红耳热，说道：“对不住，我不知现在就要出殡，打扰师娘了。”
岳豪却吃了一惊，说道：“什么，不待师父的姐姐和外甥回来，就出殡么？”
杨大叔道：“你师父生前厌恶繁文缛礼，死后自该让他早日入土为安。
他姐姐回来，倘有闲言，叫她问我好了。”杨大叔是死者的长辈亲属，有他
出头作主，杨门弟子纵有腹诽，也就不便再说了。
当下众弟子扶棺出殡，坟地就在杨家屋后的山上，墓穴早已掘好，墓碑
亦已竖立，是云紫萝亲手写的卫夫人体娟秀隶书。十多个工匠守在那儿，只
待棺材放下，便可将坟墓“合龙”。
九尺桐棺，一抔黄土，生前曾纵横江湖威震南北的名武师就此长埋。云
紫萝抱着爱子，痛哭夫君，在墓旁几乎晕厥。
岳豪心里想道：“才不过两天功夫，就样样准备好了，还有心情书写墓
碑呢！哼，哼，也亏她哭得出这副眼泪。”不觉发出了一声冷笑。刚才他在
灵堂里的冷笑是无声的，这次却忍不住笑出声来了。声音虽然并不响亮，在
他身旁的闵成龙已听得清清楚楚。幸好此时正是一片哭声，他的笑声夹在哭
声之中，除了闵成龙这个“有心人”之外，旁人可没有留意听他。
闵成龙愕然回顾，岳豪低声说道：“大师哥，今晚请你到小弟家中，小
弟有事奉告。”说话之时以袖掩面，说完了话，便哭起来。闵成龙暗暗好笑，
心里想道：“我这师弟倒是和师娘旗鼓相当，大家都会假戏真做。”
三更时分，闵成龙依约来到岳豪家中，只见除了赴保定报丧的方亮之外，
众人都已在座。闵成龙道：“原来你已约齐了同门了。要商议什么事情？”
岳豪道：“正是有关师父这次暴毙之事，要请大师哥给我们作主张。”
闵成龙道：“你好像对师娘有点不满，是么？”
岳豪冷笑道：“岂止不满，依我看来，恐怕师父就是给师娘害死的。”
此言一出，大家都吃了一惊，四弟子范魁是忠厚老实的人，忙道：“二
师哥，没有证据，可莫乱说！”
岳豪又冷笑道：“证据没有，蛛丝马迹，却是处处可寻。我先问你，你
见到师父的遗体么？”
范魁道：“没有。那天一早，我来到师父家中，棺材已经钉上盖了。”
岳豪道：“着呀！请问为什么要这样急于钉上棺盖，不让我们瞻仰遗容？”
范魁道：“杨大叔恐怕师娘太过伤心，故此师父死后，便即封棺，不想
让她再见。同时也是恐怕天气热，会有尸臭。不过我虽没有见着师父遗体，
五师弟、六师弟那晚却是在场的。”
闵成龙道：“鹏举，联奎，那晚师父暴毙，师娘是不是立即就叫你们进
去？师父的面色怎样，有无瘀黑？七窍有否流血？”
宋鹏举、胡联奎不过是两个十四五岁的大孩子，给大师兄这一连串的问
后吓住了，五弟子宋鹏举讷讷说道：“我当时又害怕，又伤心，没、没看清
楚。后、后来师娘就叫我们去叫杨叔公了。”六弟子胡联奎道：“我当时只



知道哭，也、也没想到要去看个清楚。”
闵成龙斥道：“真是两个糊涂蛋。”岳豪说道：“不过由此也可证明师
父之死甚是可疑了。第一，我们几个人谁都没有审视过师父的遗体，甚至他
们这两个不懂事的孩子，师娘也要赶快差遣他们出去。第二，从逝世到出殡
不过三天，何必这样着急，是不是作贼心虚？请你们想想。”
范魁说道：“师娘哭得那么伤心，你们都见到了，这总不会是假的吧？”
闵成龙冷笑道：“焉知这不是掩人耳目，做作出来！”
岳豪却正容说道：“一点不错，正是假的。”
范魁诧道：“你怎么知道？”心想：“你可不是师娘肚里的蛔虫。”
岳豪说道：“我当然知道。这是翠花告诉我的，绝不会假。
我偷偷问过她，她说师娘只在灵堂里才哭，回到房里，就半点眼泪也没
有了。还有，师娘每餐都是吃两碗饭的，师父死了，她这几天，每餐也仍然
是吃两碗饭！”
翠花是服侍云紫萝的丫头，也颇有几分姿色。但却不是云紫萝从娘家带
来，而是岳豪拜师之时，买了这个丫头送给师娘，以求讨好师父的。
范魁说道：“翠花为什么只和你说，不和我说？”
闵成龙听他这么一问不觉失笑，说道：“四师弟，我只知道五师弟六师
弟这两个弟子糊涂，不料你比他们还要糊涂！你怎么能和二师哥相比，他和
翠花是早就有勾搭的。”
岳豪说道：“大师哥，取笑了。”话虽如此，却不禁露出得意的神态，
接下去说道：“为了探查真相，小弟也不能不用一点手段。实不相瞒，翠花
给我哄得服服帖帖，什么话都肯和我说的。她还说呢，你别以为师娘是和师
父十分恩爱，那是做给外人看的。背地里师娘却是郁郁寡欢，她从没有见过
师娘独自和师父相对之时露过笑脸。倒是有好几次听见师娘在房间里偷偷哭
泣。”
闵成龙装作恍然大悟的神气，一拍大腿，说道：“我明白了，师娘一定
是嫌师父是个粗鲁武夫，不懂温柔。更说不定她还另有心上人呢！”
范魁忍不住说道：“师哥，在没有找到她谋害师父的证据之前，师娘毕
竟还是师娘。师尊如父，师娘如母，大师哥，你这个话，这个话——”他本
来想指责闵成龙不该污蔑师母的清白，但因在大师兄积威之下，终是不敢直
言无忌。给大师兄双眼一瞪，底下的话就吓得缩回去了。
闵成龙怒道：“我的话怎么样，你听了不舒服是不是？你要做云紫萝的
孝顺儿子，你尽管去做吧，可不要拉上我们。不过恐怕你的年纪未免大了一
点，做她的、做她的弟弟倒是差不多。”他本来想说“情郎”二字的，看见
范魁一副惶恐的神气，又觉得自己不该太轻薄，有失掌门师兄的身份，这才
改为“弟弟”的。
岳豪冷笑道：“你口口声声师娘师娘，叫得好亲热，怪不得云紫萝平日
那样疼你。”
范魁说道：“两位师兄且莫生气，小弟并非偏袒师娘，不过是据理直言
罢了。二师哥刚才说的那几点可疑之处，充其量也确实不过只是‘蛛丝马迹’
而已，似乎还不能拿来当作证据。”
闵成龙发了一顿脾气，仔细想想，范魁说的也未尝没有道理。范魁为人
忠厚老实，平日对大师兄又十分恭敬，闵成龙发过了脾气，也觉得有点抱歉，
为了笼络他，于是哈哈一笑，说道：“四师弟，你有时候糊涂得很，有时候



却也颇为少年老成。不错，咱们要对付云紫萝，还得找她一些把柄。”
岳豪沉吟半晌，说道：“要证实她的罪状，不外两端，或找人证，或找
物证。”
范魁说道：“如果师父当真是给害死的，我也誓必要为师父报仇。可是
现在人证物证都无，总不能凭了翠花那几句捕风捉影的说话，就说是师娘谋
害的吧？”
屈豪说道：“物证并不难找，不过要担当一点风险，万一不对——”
闵成龙道：“老二，爽快说吧，你要找的是什么物证？”
岳豪说道：“就是师父的尸体！”
闵成龙吃了一惊道：“你的意思是要开棺验尸？”
岳豪道：“大师哥，你以为如何？”
闵成龙道：“这恐怕不大、不大妥当吧。万一师父不是中毒死的，这个
笑话可就闹得大了！”
范魁道：“闹笑话还不打紧，只怕咱们还要给天下英雄责骂呢。这罪名
我可担当不起。”
岳豪说道：“所以我说找物证现在尚非其时，不如先找人证。”
闵成龙道：“翠花顶多不过能够证明云紫萝对师父之死没有伤心，恐怕
不能算是人证。”
岳豪说道：“当然不能只是找她！”
闵成龙怔了一怔，说道：“听你这么说，好像是另外还有一个人证。这
人是谁，他曾亲眼见到云紫萝谋杀师父吗？”
岳豪说：“我不知他是淮，也不知道他曾见什么。不过咱们可以找他问
问。”
闵成龙听得莫名其妙，说道：“你这闷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既然什么
也不知道，又怎样去找他来？”
岳豪忽道：“五师弟、六师弟，师父死的那晚曾经闹过贼，这件事情你
们知不知道？”
闵成龙吃了一惊，诧道：“师父家中竟曾闹贼，哪个偷儿，这样大胆？”
岳豪说道：“这是上半夜的事情，下半夜师父就暴毙了。”
胡联奎道：“我那晚睡得很沉，什么也不知道。”
宋鹏举道：“我倒是听得屋顶好像有瓦片碎裂的声音，跑出来看，只见
到翠花，她笑我庸人自拢，无事失惊，屋顶上跑过的只是一只狸猫。”
岳豪笑道：“这是师父不准她张扬出去，她才只好这样说的。你这傻爪
怎的连狸猫和夜行人的声音都分别不出来，就这样相信她了。”
宋鹏举道：“何以师父不许她说实话？”
岳豪说道：“那晚将近三更时分，翠花听得哎唷一声，一条黑影从她窗
前闪过。不久师父师娘就出来了，叫她不要惊慌，说是有个小偷来过，师父
不愿意难为他，因此只把他赶跑了事。至于为何不许她张扬出去，这我就不
知道了。”
范魁心想：“这有什么难猜。”说道：“这也许是师父为了顾全名武师
的体面吧。”
闵成龙道：“不对。你还没有深知师父的为人，他平生自负名满江湖，
最忌给别人小视。他也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样的宽宏大量的人，这个偷儿竟
然不知他的名声，跑来偷他，正是犯了他的大忌。他为了顾全体面，就一定



要狠狠惩戒他的。甚至把他杀了灭口都有可能。因为放走了偷儿，别人不知，
只当他是连一个小偷都捉不住，岂不更失了名武师的体面？而且就算博得别
人宽大的称赞，但以师父的名声，小偷竟会不知，说出去也不光采。我深知
师父的为人，这样的事情他是决不能容忍的。”
范魁听得毛骨悚然，心道：“不，不！师父的为人决不会是像大师哥说
的这样可怕的！”
岳豪笑道：“恕我胡乱套用一句成语，这倒是英雄所见略同了。那么大
师哥，依你来看，这小偷当然不是师父存心放的了？”
闵成龙道：“除非是另有隐情，否则就是这偷儿的本领高强，师父也拿
他不住。”
岳豪说道：“这偷儿上半夜来，下半夜师父就暴毙了。师父师娘又要瞒
着偷儿来过这件事情，这种种都是可疑之处。”范魁道：“难道、难道你说
咱们的师父竟伤在这偷儿之手么？”
岳豪大笑道：“不，不，你想到哪里去了？一个小小的偷儿，焉能伤得
咱们的师父？刚刚相反，是咱们的师父把他伤了。”
闵成龙道：“唔，这么说我刚才讲的那两个可能现在就只剩下一个了。
不是师父捉不到这个小偷，而是其中另有隐情！”
岳豪说道：“我现在就要查究是什么隐情，还要盘问那个小偷那天晚上
见到什么。”
闵成龙喜道：“原来你说的人证就是这个小偷，你已经把他擒获了么？”
岳豪说道：“亏得黄龙帮的丁舵主相助，昨晚已把这小偷寻获。这偷儿
也不能说全无本领，他的脚已经给师父打跛了，居然还敢和黄龙帮的十多个
人动手，黄龙帮大约有几个人伤在他的手下，故此把他也打得遍体鳞伤。昨
晚送来的时候，他奄奄一息，无法进行盘问，我赶忙请了大夫给他治伤，刚
才我的家人告诉我，他已经能够吃得下三大碗稀饭了。”
原来岳豪因为家中富有，不惜钱财，是以和许多帮会中人都有结交，这
个小偷就是他暗中出了重赏，这才请得黄龙帮为他追缉的。
闵成龙道：“他能够吃得下三碗稀饭，一定能够开口说话了，快快把他
提来盘问他的口供吧。”
岳豪吩咐下去，过了一会，两名健仆，把那小偷押来。只见这小偷面色
蜡黄，手脚都有伤痕，衣裳血渍斑斑，委实伤得不轻。但一对眼睛，还是炯
炯有神。他伤得这样重，押解他的那两名健仆兀是不敢放心，依然用粗绳缚
住他的双手。
岳豪叫仆人退下之后，亲手给这小愉解开捆缚，扶他坐下，问道：“你
叫什么名字？”
那小偷道：“我做到下三滥的小偷，说出名字，辱没祖宗。”
岳豪道：“你不说名字也不打紧，你告诉我，你何以会跑到我师父的家
中行窃的？你不知道他是北五省鼎鼎大名的杨武师么？”
那小偷道：“不知道！”看这情形，他根本就不愿意回答岳豪的问话。
岳豪柔声说道：“只要你肯说实话，不加隐瞒，我就把你放小偷道：“你
要我说什么？”
岳豪道：“那晚你在我师父家中可曾见着什么？”
小偷道：“什么人也没见着，我就给暗器打伤了。怎么样，我这样回答，
你满意了吧？你的师父师娘厉害得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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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豪道：“既然我的师父打伤了你，何以他会放你走呢？”
小偷冷冷说道：“我怎样知道，为何你不去问你师父？”
闵成龙怒道：“你是存心诅咒我们吗，我的师父已经死了！”小偷显出
有点诧异的神色，失声叫道：“杨牧死了？”
虽然这个小偷对岳豪的每一个问题都是“顾左右而言他”，避免正面答
复，但岳豪却已从他的话中，找到了一个破绽，此际听他说得出师父的名字，
不禁更起疑心，心里想道：“师父武功超卓，当然是厉害得很的了；可是师
娘丝毫不懂武功，她又有什么厉害呢？这偷儿说我师娘厉害，想必是有所见
而云然，并非单纯指武功的，这是第一个破绽。他说不识我师父大名，如今
却又知道，这又是一个破绽！大师哥料得不错，那晚之事，必有蹊跷！但可
恨他不肯吐露真情，却怎么办？”
岳豪越发放宽面色，劝诱他道：“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我虽然不
知道你的来历，但也可以猜想得到你一定是江湖上隐姓埋名的高人，而且和
我的师父是相识的。那晚你到我师父家中为了什么，见了什么，你愿意给我
知道吗？说出来我绝不会难为你的，我要替你医好了伤，送你出去。不过，
如果你仍是什么话都不肯说，那我只好将你交给黄龙帮了。”
岳豪威胁利诱，以为可以套取得到口供，不料这小愉听了他的一大篇说
话，仍是那副爱理不理的样子，眨了眨眼，淡淡说道：“你猜错了，高人高
帽，给我戴一点也不适合。我只是一个小偷，我什么也不知道！”
岳豪心头火起，正要骂他不识抬举，忽听得闵成龙喝道：“什么人在外
面偷听？”推开窗门，一抖手飞出了三枚钱镖。原来他听得有人从屋顶跳下
来，料想决不会是岳豪的家人。
闵成龙的钱镖已得师父真传，不料发出之后，有如泥牛入海，一去无踪，
丝毫不闻声音，也不知有否打中来人。闵成龙大吃一惊，连忙拔剑出鞘，刚
刚打开房门，只听得他的三师弟方亮的声音说道：“是杨师姑来了！”闵成
龙方始放下了心，心道：“师父的姐姐外号辣手观音，果然名不虚传！这接
暗器的功夫只怕师父也比她不上。”
闵成龙、岳豪二人赶忙出去迎接，只见院子里有三个人，除了师父的姐
姐“辣手观音”杨大姑和他们的三师弟方亮之外，还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
杨大姑微笑道：“成龙，你不愧是杨门的大弟子，这三环套月的钱镖绝
技使得已经很不错了。杰儿，把钱镖还给你的闵师兄吧。”
那少年摊开手掌，只见掌心上排列着三枚磨利了边的铜钱。
闵成龙这才知道这个少年原来就是师父的外甥齐世杰。这一惊更是非同
小可，他本来以为是师姑“辣手观音”接下他的钱镖，不料竟是这个乳臭未
干的少年！
方亮说道：“我和师姑今日赶到，以为可以赶得上送殡，不料师父已经
下葬，见不着了。我们是刚从灵堂出来的。师姑急着要见你，所以我特地把
师姑带来，也无暇叫二师哥的家人通报了。”
杨大姑迫不及待地便即问道：“成龙，你师父是怎样死的？云紫萝为什
么这样着急就把我的弟弟埋葬，也不让我见他一面？”原来杨大姑对她弟弟
之死，亦已是起了疑心。
闵成龙暗暗欢喜，说道：“师姑，有你老人家来了，这就好了。我们正
在查究师父的死因呢，请进里面说话。”
杨大姑踏进密室，一眼看见那个小偷，不觉“啊呀”一声叫了出来，说：



“你怎么也在这儿，是谁把你伤成这个模样？”
小偷苦笑道：“杨大姑，想不到在这里见着你。你问你师侄吧。”
岳豪又惊又喜，心道：“终于找到一个知道他的来历的人了。”问道：
“师姑，他是谁？”
杨大姑说道：“你们都不知道他吗，他就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妙手神偷
快活张呀！”
闵、岳二人都是大吃一惊，岳豪心想：“幸亏我刚才没有得罪他。”原
来这人名叫张逍遥，论武功未算得是第一流人物，论妙手空空的绝技却是天
下无双。本来以他的武功造诣虽然尚未攀得上第一流，但在江湖上亦已是有
名的人物，他却偏偏“不务正业”，有镖局请他做总镖头他不干，有绿林大
盗请他入伙他不干，却干上了小偷这一行。他认为偷儿最是逍遥快活，所以
取了个名字叫做逍遥，外号就叫做“快活张”。
岳豪说道：“师父死的那晚，他曾经到过师父家中。是黄龙帮的丁舵主
知道我们要查究师父死因，特地将他请来的。”
杨大姑露出诧异神色，不先问他的原因，却道：“小张，以你的本领而
论，我的弟弟擒你，不足为奇，你却怎的会跌翻在黄龙帮的手里？这不是阴
沟里翻船吗！”
外号“决活张”的神偷张逍遥听得杨大姑这么一问，可就不怎么“快活”
了，只见他苦笑说道：“齐夫人，到底是你有眼力，也多谢你看得起我。你
说得不错，我的本领纵然不济，也总不至于折在黄龙帮的手里。不过是谁把
我打伤的你却猜错杨大姑道：“不是我的弟弟吗？”
快活张道：“是你弟弟的夫人。”
此言一出，众人都是大为惊诧。杨大姑道：“什么，是我的弟妇把你伤
的？”方亮、范魁等人不约而同地说道：“这可就奇怪了，师娘是不会武功
的呀！”
快活张冷笑道：“不会武功？我给一样东西你们看看。”说罢摸出一枝
银簪，递给杨大姑，说道：“我就是给你的弟妇用这银簪打着了环跳穴的。”
杨大姑接过来一看，只见银簪上还有血渍，果然是云紫萝的东西。在师父家
中寄宿的五弟子宋鹏举也认出来了，说道：“不错，师娘平日插在头上的正
是这枝银簪。”
快活张苦笑道“这你相信了吧，若不是你的弟妇用暗器伤了我，我焉能
在阴沟里翻船。大姑，请你恕我说句无礼的话，你知道我是素来恩怨分明的
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失手，你于我有恩，你的弟妇却于我有怨，这枝
银簪请你让我留着，我要亲手奉还你的弟妇。”话中之意即是要报云紫萝这
一簪之仇杨大姑道：“不瞒你说，我现在正要查究我弟弟的死因，倘若当真
是这小贱人害的，这个仇也就不用你报了。”
快活张道：“你报你的大仇，我报我的小仇，并不相干。不过——”说
了这两个字，似乎有所顾虑，欲说还休。
杨大姑道：“小张，先夫在日，和你也总算得是个朋友，你对我总该实
说吧。不过什么？”原来快活张是得过杨大姑丈夫的恩的，杨大姑深知快活
张的脾气，倘若逼问他的口供，他定然宁死也不肯说，故而必须动以情义。
快活张道：“大姑，我可是实话实说，云紫萝虽然打伤了我，不过，依
我看来，你的弟弟却未必是她害的。”
岳豪冷笑道：“云紫萝诈作不懂武功，这许多年来我们都给她蒙在鼓里，



只凭这一点就可以知道云紫萝的为人是何等阴沉可怕了。除非师父不是死于
非命，否则凶手不是她还有何人？”
杨大姑摇了摇手，说道：“岳豪，你且先别胡乱猜疑，小张会给咱们说
明真相的。小张，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会到我弟弟家中，那天晚上，你看
见什么，听见什么。又何以你认为不是云紫萝害我弟弟？”



第二回  空棺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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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同倾盖，且莫与浣纱人说。恐怨歌忽断花风，碎却翠云千叠。

——张玉田

谜底就要揭开了，杨门六弟子都把眼睛盯着快活张，留神听他说话。
快活张却搔了搔头，苦笑道：“齐夫人，只怕我会令你们失望。因为那
天晚上，我虽然是有所见所闻，但令弟的死因，我却不敢说是已明真相。而
且对于你问的那几个问题，我也不能全部告诉你。”
杨大姑道：“好吧，你能够说多少就说多少好了。”
快活张道：“首先我要向你说明的是，这次我到令弟家中，并非是想偷
他的东西。”
杨大姑道：“这个我知道。我弟弟家中也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你偷。”
快活张道：“实不相瞒，是有一个人要我去的。这个人要我把一封信送
给令弟。”
杨大姑道：“这人是谁？”
快活张道：“对不住，这我可就不能告诉你了。第一，我受过这人的大
恩。第二，这个人的本领十分厉害，我平生天不怕地不怕就只是怕他。他给
我的信，我当然也不敢私自拆看。”
杨大姑心里自思：“这个人是谁呢？听快活张的口气，这个人的本领，
应该是比我的弟弟更厉害的了。江湖上有这样本领的人屈指可数，我总可以
查得个水落石出。”于是说道：“好，你说下去吧，到了我弟弟家中之后怎
样？”
快活张道：“我找到了令弟的卧房，房中却只见一个女人，她正在叹气。”
杨大姑道：“这女人自必是云紫萝了，她叹气作甚？”
快活张道：“我也不知她叹气作甚，但见她叹气之后，就打开了一幅画
图。这幅画图后来倒是给我偷出来了。”
杨大姑忙道：“可以给我看吗？”
快活张说道：“可以。不过你还是要交还我的。”当下撕开棉袄，取出
了一幅画图。只见画的是一个丰神俊秀的男子，画上还题有宋代女诗人朱淑
真写的一首词，词道：“去年元月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
后。今年元月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青衫袖。”（羽生按：朱
淑真《生查子》此词或有云是欧阳修作者，今依旧说。）
杨大姑虽然只是粗解诗书，但这首词十分浅白，她却是看得懂的。
杨大姑面色苍白，气得发抖，颤声说道：“想不到这贱人果然是另有情
人！她嫁了我的弟弟，孩子都已七岁了，她还在怀念着旧时的幽会！”
闵成龙道：“这幅画就是证据了，凭着这幅画咱们就可以向云紫萝兴师
问罪。”
杨大姑却把画图卷好，交回快活张，说道：“咱们说过的话应该算数。
如今我已知道了云紫萝的私情，我会亲自去盘问她的，就是没有这幅图画，
谅她也不敢对我撒赖。”
快活张见杨大姑果然是言而有信，说过不要他的就交还给他，于是越发
放心，继续说当晚的情况：
“我这封信是要交给杨武师的，卧房里不见他，我也就无心听他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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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气了。”
“跟着我找到了他的书房，这回见着他了，可是一见之下，却吓得我半
死！”
杨大姑道：“什么事情令你这样吃惊？”
快活张道：“叫我送信的那个人是要我把这封信偷偷地送给杨武师的，
不能给第三者看见，只要这封信确实到了杨武师的手中，甚至我不露面也都
可以。因此我那晚一直是借物障形，偷偷地去找寻杨武师的。”
“找到了他的书房，只听见里面又有人叹气，我觉得有点奇怪，于是在
屋顶上倒挂身子，偷偷向屋子里张望，看一看这个人是不是杨武师。大姑，
你猜我见着了什么？”
杨大姑心急如焚，嗔道：“你究竟见着了什么怪事，赶快说罢！”
快活张道：“当真是一件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怪事，令弟站在一张桌
子上，屋顶的横梁悬有一根长绳，绳子是已经打成了圈套的，我望进去的时
候，正看见令弟把头伸进套圈，双足悬空，摇摇晃晃地吊起来了！”
闵成龙骂道：“胡说八道，我的师父无缘无故怎会自寻短见！”岳豪也
骂道：“说谎！那晚闹贼过后，我师父还亲自出来和翠花这丫头说过话，他
怎能是投环自尽的？”
快活张板起脸孔冷冷说道：“你不相信我就别问我。我又没有说你的师
父是当场身死。”
杨大姑知道快活张不会对她说谎，温言劝道：“小张，你何必和他们一
般见识，说下去吧，我相信你。”
闵、岳二人讪讪地不敢作声，快活张气平了这才继续说道：“我正想下
去救他，就在此时，忽听得啪一声，一枚铜钱从窗口打进来，恰好割断了那
根粗绳，杨武师还未跌落地上，就有一个人冲进来将他抱住了。这个人就是
他的妻子云紫萝。”
杨大姑颇感意外，心里想道：“我只道云紫萝这小贱人巴不得我的弟弟
死掉，却怎的还会救他？”
快活张继续说道：“这封信是不能当着他的妻子交给他的，于是我只好
仍然在屋顶躲藏，偷偷窥探。
“只见云紫萝替丈夫解开了绳子，哭道：‘牧哥，你为什么要抛弃我？’
杨武师道：‘我是和你闹着玩的。’他是刚刚投环就得妻子解救的，故而歇
息片刻也就可以说话了。
“云紫萝道：‘哪有这样闹着玩的？是不是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
你要这样惩罚我，你老实告诉我吧！’
“杨武师低声说道：‘这几年来你始终不肯离开我，我已经是心满意足，
我感激你还来不及呢，怎会怨你？我只是想我不该再拖累你了，唯有这个办
法最好，一来，我可以解脱，二来你可以名正言顺地离开杨家。’云紫萝道：
‘不，你不知道我其实是并不想离开你啊！’杨武师道：‘我知道。但我也
知道你有难以言说的苦恼！’云紫萝道：‘那也该好好的和我商量啊，为何
要自寻短见？’杨武师道：‘我还未曾说完呢，我这样做，一半是真，一半
是假。’云紫萝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一点也不明白。’
“我也是一点也不明白，自杀就是自杀，怎能一半是真，一半是假呢？
我正在侧耳细听，忽听得杨武师道：‘紫萝，你和什么人一起来？’云紫萝
道：‘就只是我一个人，你为何如此问我，难、难道你、你疑心——’说犹



未了，杨武师就叫起来道：“那你赶快出去看，看看那个人是谁？他是早你
片刻来的，我听得出他现在还未跑掉！’
“杨武师在寻死的时候，居然能够发觉我的来到，真是武学卓绝，名不
虚传，可是这却令我为难了。我必须把这封信送到他的手中，但又不能张扬
出去，怎么办呢？
“心念未已，云紫萝已经出来搜索，我人急智生，趁她跨出房门的当儿，
立即把这封信包了一枚铜钱，从后窗抛进去。
“我身形一动，云紫萝也就立即发现了我，她冷笑道：‘大胆小贼，还
想跑吗？’话犹未了，只见银光一闪，我膝盖的环跳穴已经给她的银簪打伤。
“本来我是非给她捉着不可的了，幸亏就在此时，杨武师忽地叫道：‘紫
萝回来，是咱们的老朋友托人捎信来了。’
“那个人本来吩咐过我，这封信是不能让他的妻子看见的，可是杨武师
自己要告诉妻子，我也管不了这么多了，我已经受伤了，难保没有意外，只
好赶快逃跑。”
杨大姑冷笑道：“想不到云紫萝还有这一手高明的暗器功夫，连我也给
她瞒过了。”
快活张接着说道：“幸亏令弟把她叫回去我才得以脱身，经过令弟的卧
房，我想起须得带一件信物回去，方好交待，那幅画图想必是因为云紫萝匆
匆出来，尚未藏好，仍然放在几上，于是我便顺手牵羊将它拿走，以后的事
情我就不知道了。”
快活张说完之后，众弟子面面相觑，正合上一句俗话：“人心不同，各
如其面。”最小的两个弟子宋鹏举和胡联奎是一派茫然，好像刚刚从恶梦中
醒来，犹有余悸，不知所措。四弟子范魁是半信半疑，因之也是茫然若梦。
三弟子方亮是个善观风色的人，一对眼珠骨碌碌地转来转去，心里想道：“反
正有大师哥在前，用不着我来出头。”大弟子闵成龙和二弟子岳豪则是各有
各的算盘，盘算怎样才能够从这件事中，取得自己最大的利益。
众弟子面面相觑，大家都把眼睛望着杨大姑，谁也不愿争先说话。杨大
姑冷冷说道：“成龙，你以为怎样？”
闵成龙道：“师姑明鉴，我看此事已是不用怀疑，师父之死，定然是云
紫萝下的毒手了。”
杨大姑点了点头，快活张却忍不住摇了摇头。
杨大姑道：“小张，你已经亲眼看到了云紫萝偷展画图的秘密，亲耳听
了他们夫妻的说话，云紫萝分明是另有私情，而且已经是给我弟弟知道的了。
你还以为她不是凶手吗？”快活张道：“我也曾亲眼看见她阻止丈大自杀，
她抱着丈夫哭诉，说是不愿夫妻分手之时，那副神情，依我看来，是决计作
不了假的。”
岳豪冷笑道：“云紫萝就是最会假戏真做，她今日在灵堂上也曾哭个死
去洁来呢！”
杨大姑道：“不错，这事一定得查个水落石出！小张？不是我不信你，
只因这小贱人委实是太可疑了！”
快活张道：“我只不过一抒己见而已，怎敢干预你们的家事？你们要把
云紫萝如何处置，这是你们的事情。我的话已经说完，我可要走了。”
杨大姑道：“多谢你告诉我这许多事情，这是一枚熊胆丸，正合你用，
请你收下。”熊胆是医治内伤的良药，快活张淡谈说道：“好吧，就当我是



作成了一桩交易吧。”接过了杨大姑的熊胆丸，走出密室，跳上屋顶使即走
了。他不过仅仅在岳家调养了一天，外伤还未痊愈，居然就能施展超卓的轻
功，杨门弟子都不禁骇然。
快活张走后，闵成龙说道：“真相已经大白，请问师姑，下一步棋，咱
们应该如何走法？”
杨大姑缓缓的吐出了四个字来：“开棺验尸！”
范魁骇然道：“开棺验尸？”
他是曾经为此和岳豪辩论过的，想不到杨大姑也是同一主张。
杨大姑道：“不错。你怕什么？一切有我担当。”
岳豪得意洋洋，说道：“是呀，我也是这样想，只有开棺验尸，才能令
云紫萝无可狡辩，否则死无对证，即使咱们拿快活张的说话去质问她，她也
可以咬实牙根，全不承认的。何况快活张也已经走了。”
闵成龙道：“范魁，你不过怕咱们判断有错，倘若师父不是中毒死的，
咱们就要负掘坟破棺，惊动师父在天之灵的罪名，但如今这件事情已是等于
摆在眼前一样，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了，师父一定是给云紫萝谋杀无疑！
你还顾虑什么？”
范魁总是觉得有点不妥，但也只好说道：“师父死得不明不白，当然是
应该查究的，师姑和大师哥既然认为只有开棺验尸方能查明真相，小弟也想
不出第二个法子，岂敢有所异言。”
杨大姑一看天色，说道：“现在已是三更时分，既然你们做弟子的都同
意了，就赶快去吧！”
月黑风高，铅云低压，好像要压到了坟头。在杨牧的坟前却有火把的光
亮照明了午夜的幽林。
夜风吹播新翻的泥土气味，这是可以令得热爱土地的农人陶醉的气味，
但如今却只是令人感到窒息！
乒乒乓乓，叮叮蓬蓬的凿墓掘土破墓开碑的声音，混杂着几声夜鸱的鸣
叫，林中宿鸟都给掘坟的人吓得离巢惊飞了。
挖掘坟墓的一共是八个人，杨大姑母子加上杨牧的六个弟岳豪从家中带
来锄铲斧凿，合八人之力，不消半个时辰就把杨牧的坟墓掘开了。闵成龙与
岳豪特别卖力，跳进墓穴，把棺材抬了起来。
杨大姑抚棺大恸，沉声说道：“弟弟，为了要替你雪冤报仇，只好惊动
你的遗体，请你莫怪！”祷告之后，亲手揭开棺盖。
棺盖揭开，杨大姑的喉咙好像突然给人卡着一般，哭声停止，却“咦”
的一声叫了出来！这霎那间，杨门六弟子也都惊得目瞪口呆，谁也想不到会
有这样的怪事！
原来棺村里只有几块砖头！
杨牧的尸体哪里去了，哪里去了？他是真死？假死？还是已经给妻子毁
尸灭迹了呢？
“咱们找云紫萝问去！咱们找云紫萝问去！”杨大姑和闵成龙、岳豪等
人不约而同他说出了这一句话。
话犹未了，忽听得一个冷冷的声音说道：“云紫萝早已在这儿了！”
只见白衣如雪，长裙曳地，衣袂飘飘，云紫萝手携爱子，缓步出林，她
穿的还是那一身孝服。
杨门六弟子大吃一惊之下，迅即散开，采取了包围态势，把师母围在当



中。孤儿杨华年幼无知，见平日和他戏耍的一班师哥个个都是一副凶恶的面
孔，不禁“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杨大姑顾着身份，没有随着众弟子上前，
而是站在一旁，冷森森的目光注视着云紫萝的动静。这情形就像一个老于经
验的猎人，全神戒备，准备捕捉一只可能突围的雌虎一样。杨华见平素疼爱
他的姑姑也是这副模样，哭得更大声了，叫道：“妈，我怕，我怕！”
云紫萝轻抚爱子，将他抱紧，柔声说道：“妈在你的身边，不用害怕！”
闵成龙喝道：“把师弟放开！”
云紫萝淡淡说道：“我的儿子不跟我跟谁？我早已料到你们会有今晚之
事的了。好，现在你们既然都疑心是我谋杀你们的师父，此地我是不能容身
的了，我们母子二人只有离去，从今之后，我不是你们的师娘，你们也休对
我横加干涉！”
杨大姑喝道：“云紫萝你想走这么容易？你怎样害死我的弟弟，供出来
吧！”
闵成龙也冷笑道：“你害死师父，还想我们叫你师娘？我师父的尸体哪
里去了，交出来吧！”
云紫萝嘴角露出一丝轻蔑的冷笑，说道：“你们的师父不是我害死的，
本来我曾经反复思量，考虑过要不要违背丈夫的意旨，透露一点真相让你们
知道。现在你们这样对我，我决意不加辩白，你们说我害死你们的师父，就
当作是我害死的吧！不过，你们不许我走，这却恐怕是办不到的了！”
闵成龙悄悄向杨大姑打了一个眼色，说道：“事情闹出去恐怕会玷污师
父名声，叫她把师弟留下，并将师父的拳经剑谱交出，咱们似乎也不妨放她
一条生路！”要知闵成龙志在取得师父的拳经剑谱，取云紫萝的性命尚在其
次。不过云紫萝若然受骗，交出了拳经剑谱之后，性命也当然是在他们掌握
之中了。
杨大姑当然懂得闵成龙的用意，想了一想，便也装作可以大事化小的神
气说道：“云紫萝，你怎么说？”
云紫萝冷冷说道：“闵成龙心术不正，我丈夫早已说过他不配做杨门的
掌门弟子！”
云紫萝说他不配做掌门弟子，这一下可把闵成龙气得惨了。本来他虽然
不认师娘，也还不敢对云紫萝太过无礼的，此时气往上冲，登时就拉下面来，
破口大骂：“小贱人，你——”一个“人”字刚刚出口，只听得“啪”的一
声响，已是给云紫萝打了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这一记耳光打得委实不轻，
只见闵成龙的半边面孔就像开了颜料铺似的，一块青，一块黑，又红又肿，
骤眼看去，又像是烤焦了的馒头！
闵成龙是杨牧的大弟子，年纪轻轻就做到了京师震远镖局的大镖头，本
领当然很是不弱，不料云紫萝这一记耳光倏然而来，竟是打得他毫无躲避的
余地，更不要说还手抵挡了。众弟子但见人影一闪，听得“啪”的一声响，
这才知道大师兄给打了耳光，但她是怎样出手的，谁也没有看得清楚。定睛
看时，只见师娘早已站回了原位，嘴角仍然是和刚才那样，挂着一丝轻蔑的
冷笑，好像从未移动过似的，动作之快，当真是难以形容，众弟子都不禁相
顾骇然。
杨大姑见云紫萝出手如电，心头也是不禁为之一凛，暗自思量：“这小
贱人的武功似乎还在我弟弟之上，她的手法，也似乎不是杨门手法，看来她
果然是深藏不露，另有师承的了。她熟悉我杨家的武功，我却摸不清她的底



细，动起手来，只怕还未必准能赢得她呢！”闵成龙呆了半晌，蓦地喝道：
“你们还不赶快上去给师父报仇！”岳豪接声叫道：“是呀，大伙儿并肩子
上呀！”闵岳虽然心胆俱寒，但恃着有杨大姑撑腰，料想至多吃点小亏，最
后总还是可以把云紫萝制服的，因此便鼓起了勇气，督促众师弟向前。
范魁抱拳一揖，说道：“云紫萝，往日你是我的师娘，我绝不敢对你丝
毫无礼，但今日你不肯交待我师父是如何死的，我就只好认定你是杀害恩师
的仇人了。”说至此处，把眼望向师娘。云紫萝淡淡说道：“我说过绝不能
在你们威胁之下加以辩白，你要听你师兄唆摆，那也由你！”范魁道：“既
然如此，那可休怪我不客气了！”当下拔刀出鞘，第一个向云紫萝杀去。
刚才在密室会商之时，范魁还是一直替师娘辩护的，此时他一马当先冲
了出去，几个小师弟给他激起了义愤，也都跟着冲出去了。闵、岳二人这才
暗暗叫了一声惭愧，抽出兵器，迈步向前。
杨大姑仍然袖手一旁，冷眼旁观。她是个老于经验的武学大行家，乐得
有众弟子先打头阵，她好在旁看清楚云紫萝的家数。
云紫萝以足跟为轴，身形一转，脚尖在地上划了一个圆圈，柔声说道：
“宝宝别怕，听妈的话，坐在这儿，不要哭，也不要跑。”把孩子放在圈子
当中，说道：“谁敢踏进这圈子之内，可休怪我立下杀手！”她说这话的时
候，眼睛是望向杨大姑母子的，齐世杰“哼”了一声，杨大姑则仍是意态悠
闲地袖手旁观置若罔闻。
说时迟，那时快，众弟子已从四面八方围拢了来，范魁一招“樵夫问路”，
刀光闪闪，最先斫到。跟着方亮的小花枪也搠过去。可是这一刀一枪都是连
云紫萝的衣角也没沾着，这二人只觉眼睛一花，云紫萝的身形已是在他们的
眼前消失。
闵成龙一声大喝，截住了师娘的去路，一对日月轮便即当头砸下。日月
轮是一种奇门兵器，擅于锁拿刀剑，轮子的边缘都是锋利的锯齿，莫说给他
打着，只要勾着了衣裳，云紫萝即使能够脱身，也要出乖露丑了。云紫萝嘿
嘿冷笑，连闪三招，仍未能脱出双轮的笼罩。岳豪胆气顿壮，一口长剑立即
向云紫萝背心刺去，喝道：“我能饶你，师父在天之灵也不能饶你！”
云紫萝闪躲了三招，这才冷笑道：“看在你们师父的份上，我不屑与你
们一般见识，但你们既然如此不知进退，我也只好替你们的师父薄施惩戒
了。”话声未了，挥袖一拂，背后就像长着眼睛一样，刚好拂开了岳豪从她
背后刺来的一剑。只听得：“�”的一声，云紫萝身移步换，岳豪两柄长剑
却给她的衣袖轻轻一带，插进了闵成龙的日轮之中。火花蓬飞，日轮断了两
齿锯齿，岳豪的长剑也损了一个缺口。岳豪叫道：“大师兄，是我的剑！”
幸而他叫得快，否则已是剑折臂伤。
闵成龙骂道：“你怎么不长眼睛！哎呀，快，快走乾门，转坎位，别，
别给她溜了！”原来杨门六弟子是按着五行八卦的方位包围师娘的。看似各
攻各的，杂乱无章，其实却是暗藏阵法。闵成龙就是这“六阳阵”的指挥。
哪知云紫萝并非溜走，只见她身形一转，倏然间已到了范魁面前，“嗖”
的一个裙边腿飞出，把范魁踢了一个筋斗，范魁在给她踢中之时，隐约听得
她在耳边说道：“你是个好孩子，今后可得多多提防你这两个师兄！”云紫
萝是用“传音入密”的内功把声音送进范魁的耳朵的，只有范魁一人能听得
见。
范魁跌翻出三丈开外，可是说也奇怪，竟然丝毫也不觉痛，就像是给人



轻轻提起又轻轻放下一般。范魁这才知道师娘是有意放过自己，爬了起来，
心中一片茫然。
闵成龙喝道：“云紫萝你敢伤人！”双轮挟着劲风，立即便是一招“双
龙出海”狠下杀手。
云紫萝冷冷说道：“闵成龙，你无礼孰甚，我不屑伤你，也得给你留下
一点记号！”
闵成龙在这日月轮上下了十年的苦功，的确是有不凡造诣。他听说云紫
萝要在他身上留下记号，吃了一惊，不敢攻敌，先行防守，把双轮盘旋飞舞，
将身子遮得风雨不透，心想：“看你赤手空拳，如何能攻得进来伤我？”
杨牧精通十八般武艺，他的六个弟子所使的兵器也是各各不同。岳豪使
的是长剑，方亮使的是小花枪，两个小弟子宋鹏举和胡联奎使的则是钢鞭和
铜锏。此时虽然缺了一个范魁，但五个弟子用五种不同的兵器联手围攻，即
使是一流高手，也是极难应付的！
黑夜幽林，坟边恶斗，只见幢幢黑影，枪剑鞭锏加上了一对日月轮纵横
飞舞，幻出了色彩不同的兵器光芒！饶是杨大姑惯经战阵，也不禁看得目眩
神摇！
突然间只见一道匹练似的白光，闪电般的在黑影中穿来插去，原来是云
紫萝解下了孝服的束腰素绫，用来当作兵器。只因她出手快得难以形容，远
远看去，就似是一道匹练似的白光。杨大姑一看，就知道五个弟子要糟，可
是她仍然不肯出手。
杨大姑暗自想道：“但愿他们能够再支持得半枝香的时候，我就可以看
清楚她的手法。”
心念未已，只见云紫萝宛似水蛇游走，突然间只听得一片叮叮��之声
不绝于耳。就在这霎那间，五个弟子人人觉得虎口一震，宋鹏举的钢鞭和胡
联奎的青铜锏脱手坠地，方亮的小花枪飞上了半空，岳豪的长剑给云紫萝夺
了过去，闵成龙的双轮却互相碰击，收手不住，左手的月轮反打回来，砸向
自己的面门！
闵成龙这一惊非同小可，慌忙松手侧头之时，已是迟了片刻，那只月轮
斜斜的从他的颈侧飞过，一枚锯齿撕下了他的半只耳朵！
云紫萝说过要在他的身上留下记号，果然就留下了记号！而且是叫他自
己亲手用自己的兵器伤了自己的！拿捏时候的准确，力度所用的巧妙，兼之
把对方的必然如此应付的后着料得毫厘不差，这种神奇的武功，当真是匪夷
所思！杨大姑见了心里也不由得暗暗佩服，暗自想道：“我几十年来，从未
碰过对手，今晚只怕要碰上一个劲敌了！”
云紫萝缓缓说道：“鹏举联奎，你们的功夫还得好好练练，别跟着你的
师兄胡闹！”教训了两个小弟子之后，转过身对岳豪说道：“你与闵成龙狼
狈为奸，本来我也该给你留下一点记号的，看在你尚未敢如闵成龙的放肆，
饶了你吧。但这柄剑却是不能还给你了。”说罢，骈指在长剑当中轻轻一敲，
只听得“啪”的一声，岳豪那柄长剑折为两段。
岳豪面如土色，不由自己的浑身发抖，颤着脚步，直向后退。
杨华坐在母亲所划的圈子当中，拍着一双小手叫道：“妈妈打赢了，妈
妈打赢了。妈妈，你还要和姑姑再打一架吗？你打得真好看，我一点也不害
怕。”其实他心里是害怕的，但他毕竟是名武师之子，有一种嗜武的天性，
虽然害怕，也还是想看的。他平日看惯了父亲和师哥们练武过招，但和今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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